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唐 代 诗 人 和 音 乐

— 唐诗繁荣和唐代艺术的关系初探之一

王 启 兴

唐代是我国封建社会中空前强盛的时代
,

也是继承魏晋六朝文化向前发展的时代
,

也是

中外文化交流频繁
、

文化高度繁荣的时代
,

更是我国诗歌史
_

L辉煌灿烂的时代
。

唐诗的发展

繁荣固然有诸多因素
,

但与当时文化艺术的繁盛也有密切关系
。

本文拟从唐代诗人与音乐这

一层面来考察唐诗的繁荣与文化艺术的关系
声钾>.< 、 唐代的音乐继承了隋代而又有所发展

。

隋代的《九部乐》
,

即
: 《清商 》

、

《西

苏一 l
0 丫
、

.

0 ~ 尸

凉》
、

《天竺》
、

《高丽》
、

《龟兹 》
、

《安国》
、

《疏勒》
、

《康国》
、

《文康》 ,

唐初完全

继承
。

随着国势的安定
,

社会的发展
,

国内各民族文化交流的进一步加强
,

中外

文化交流的日益频繁
,

音乐也发展为《十部乐 》 ,

即
: 《燕乐》

、

《清商》
、

《西凉》
、

《天竺》
、

《高

丽 》
、

《龟兹》
、

《安国》
、

《疏勒 》
、

《康国》
、

《高昌》
。

以后又逐渐分为坐部伎和立部伎
,

坐部伎

六部舞乐
,

立部伎八部舞乐
。

唐代的都城长安除太常寺之大乐署有众多乐工外
,

内教坊和左
、

右数坊也有不少乐工
。

东都洛阳也没有两所教坊
,

广置乐工
。

唐玄宗时在禁苑梨园中亲自培

教的乐工有三百余人
,

至于散居天下各州郡的乐工则有数万人之众
。

唐代的音乐家著名者为

祖孝孙
、

王长通
、

白明达
、

殷盈孙等人
。

唐玄宗也是一个通晓音律
,

尤喜揭鼓
、

玉笛的音乐

家
, 《揭鼓录 》说他

“
凡是丝管

,

必造其妙
。

若制作诸曲
,

随意即成
,

不立章度
,

取适短长
,

应

指散声
,

皆中点拍
” 。

此外
,

有专长的音乐家很多
,

如曹保
、

曹善才
、

曹刚三代
,

均擅长琵琶
,

安万善则善吹奏单策
,

李龟年
、

李漠都为吹笛能手
,

董庭兰 以弹琴知名
,

李凭弹茎摸的精湛

技艺为人们所激赏
,

郑伦吹凤管为世所知
。

其他像米嘉荣
、

何擞
、

康 昆仑
、

田 顺 郎
、

安 金

藏
、

陈不嫌等
,

都是知名于世的音乐家
。

至于民间不知名的音乐家则更多
。

在唐代可以说上

至帝王将相
,

下至士庶黎民
、

青楼舞妓
、

山林隐者
,

以及羽客释徒
,

莫不喜爱音乐
,

不少人

还能歌唱演奏
。

由于音乐的繁盛
,

出现了
“

千歌百舞不可数
”

的盛况①
。

就都城长安而言
,

更是
“

处处闻管

弦
”

②
。

盛唐诗人储光羲在《长安道 》一诗中写道
: “

西行一千里
,

眼色生树寒
。

暗闻歌吹声
,

知

是长安路
。 ”

其他如洛阳
、

金陵
、

杭州
、

苏州
、

武昌
、

成都等地
,

音乐也很发达
。

唐代诗人生

活在这音乐极盛的王国里
,

很多人雅好音乐
,

精通音律
。

盛唐诗人王维
“

性闲音律
,

妙 能 琵

琶
”

③
,

中进士后曾任朝廷音乐机构大乐署云
,

晚年在蓝 田辆川山庄与好友裴迪
“

浮舟往来
,

弹

琴赋诗
,

啸吟终日
”

④
。

另一诗人王翰登进士第后
,

在并州长史张嘉贞席上
, “

撰乐词 以叙情
,

于席上自唱 自舞
,

神气豪迈
”

⑤
。

王之涣青年时
“

击剑悲歌
” ⑥ , 李白也能高歌起舞

, “

高歌取醉

欲自慰
,

起舞落日争光辉
” ⑦ , 李端则

“

弹琴读《易》 ,

高登远望
,

神 意拍然
”

⑧ , 张志和也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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多才多艺
,
除

“

善画山水
”

外
,

还 能
“

击鼓吹笛
” ⑨ , 姚系

“

有诗名
,

工古调
,

善弹琴
,

好游

名山
” L , 李约

“

月夜泛江
,

登金山鼓琴
”

0
。

白居易更酷爱音乐
,

家中有乐工
、

歌妓
,

不时演

奏歌唱
: “ 《霓袁》奏罢唱《梁州》

,

红袖斜翻翠黛愁
。

应是遥闻胜近听
,

行人欲过尽回头
。 ”

L这

不仅记叙了演奏歌唱的情况
,

而且也反映了悠扬的乐声传至户外
,

行人也被吸引的情景
。

其

他诗人如顾况
、

元棋
、

韩愈
、

刘禹锡
、

李贺
、

李益
、

张枯
、

杜牧
、

李商隐
、

温庭摘等
,

也莫

不洞晓乐理
,

爱好音乐
。

正因为唐代众多的诗人特别爱好音乐
,

并对音乐有很高的艺术欣赏

水平
,

所以在唐诗中既有不少咏琴
、

咏笙
、

咏筝
、

咏箫
、

咏笛
、

咏琵琶
、

咏胡筋等乐器的作

品
,

更有甚多描绘听乐的佳作
。

唐代很多诗人欣赏音乐 已成为他们文化生活的重 要 组 成 部

分
,

也是他们高雅的生活情趣的表露
,

因而当他们听到抑扬顿挫
,

悦耳动听的乐声
,

就能激

发浓郁的诗兴
,

产生强烈的创作激情
,

挥毫写出优美动人的篇章
。

王硅听到邻人的琵琶声而

作《听邻人泥琶 》 , 刘希夷在高岳月下闻笙
,

而起
“

三山莺鹤情
” ,

作《篙岳闻笙》 , 张九龄闲居时

听到
“

繁弦起怨情
”

的筝声
,

写了《听筝 ))j 王昌龄听弹琴曲《风入松》 ,

触发幽兴而有《听弹风入

松阅蹭杨补胭》之作 , 李顽听少数民族音乐家安万善吹单集
,

心有所感
,

有别具风神的《听安

万善吹竿集歌 》 , 孟浩然听诗人郑情弹琴
,

激起
“

予意在山水
”

之情
,

写有名作 《 听郑 五 惰 弹

琴》 , 李白在流放途中行经江夏
,

听到黄鹤楼上传来悠扬的笛声
,

动于情而作《与史郎中钦听

黄鹤楼上吹笛》 ,
岑参在裴将军宅宴会上欣赏

“

清且悲
”

的芦管
,

到了
“

听未足
”

的境地
,

写了《裴

将军宅芦管歌 》 , 郎士元听到邻家的笙乐
,

浮想联翩
,

立即写出《听邻家吹笙》 , 顾况听邻女弹

筝
,

得到一种美的享受
,

写了赞美郑女技艺的《郑女弹筝歌 》 , 韩愈对僧人颖师弹琴的技巧为

之倾倒
,

有别开生面的《听颖师弹琴》 ; 白居易贬江州时
,

听了商人妇弹奏琵琶
,

创作了流传

千古的《琵琶行 》 , 刘禹锡听米嘉荣
“

唱得凉州意外声
” ,

作《与歌者米嘉荣》相赠 , 张枯听李漠
“

酒楼吹笛是新声
” ,

而作《李漠笛 》赞扬
,
雍陶旅次夜闻方响

,

勾起客愁写出《夜闻方响》 , 李商

隐闻流落宫人的悲歌
,

作了情致凄惋的《闻歌 》…… 。

事实上
,

唐代诗人不论是在边关塞垣
,

或在深 山古刹
,

旅途客舍
,

江中行 舟
,

荒村 农

家
,

只要有乐声歌声
,

他们都能感于心而形于诗
。

如李益的《夜上受降城闻笛》
,

高骄的《 边城

听角 》 ,

皎然的《寺院听胡茄送李殷》
,

杨巨源的《僧院听琴 》 ,

薛能的《京中客舍闻筝》 ,

李涉的

《听歌 》 ,

卢纶的《晚次那州 》 ,

郑谷的《 江宿闻芦管》 ,

韦应物的《野次听元昌奏横吹》 ,

韦庄的

《村笛》等等
.。

由此可见
,

唐代音乐的发达在唐诗中得到最充分的反映
,

我认为可 以这样说
,

唐代音乐的发达也是促进唐诗繁荣的重要因素之一
,

同时众多用五
、

七言绝句
,

五
、

七言律

诗
,

五
、

七言古诗从不同角度描绘音乐的诗篇
,

对唐代音乐的进一步发展也有促进作用
。

这

有力地证明唐诗和唐代音乐这两种艺术
,

紧密相连
,

互相促进
,

相辅相成
。

矿 ><
.

心
.

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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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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唐代音乐发达
,

不少乐
I

工歌伶把众多的七绝名篇配乐歌唱
,

同时诗人也积极

为配乐而创作七言绝句
,

这也雄辨地说明音乐和唐诗互相促进而发展
。

董文涣在

《声调四谱图说》 中论及七言绝句至唐而盛时说
: “

当世名家率多以此擅长
,

或一篇

、仑0
.

出
,

即传诵人 口
,

上之流播宫廷
,

下之转述妇孺
,

由是声名大起
,

遂为终身之荣
,

实因唐人

乐章全用当世士人之诗
,

皆绝句也
。 ”

董氏所论是不错的
,

不过需要补充
,

那就是唐代真正把

七言绝句作为歌词配乐歌唱
,

是盛唐才开始的
。

这有大量的材料可证
。

王维的《送元二 使 安

西 》 ,

又称《 渭城曲》 , 《乐府诗集》卷八十云
: “ 《渭城》一 日 《阳关》 ,

王维之所作也
。

本送人使

安西诗
,

后遂被于歌
” 。

这首七言绝句是唐代著名的配乐歌词
,

刘禹锡《与歌者何截》云
: “

旧人

唯有何截在
,

更与殷勤唱渭城
。 ”

李商隐《饮席戏赠同舍》中也有
“

唱尽阳关无限叠
,

半杯松叶

冻颇黎
”

之句
,

可见其流传之广
。

在文学史士传为佳话的
“

旗亭画壁
”

的故事中L
,

歌妓们所唱



’

的都是盛唐诗人的作品
,

有王昌龄的《芙蓉楼送辛渐 》
、

《长信秋词 》 ,

王之涣的《凉州词》 ,

高

适的《哭单父梁少府 ))( 此诗为高适《哭单父梁九少府》五言古诗之首四句 )
。

除高适诗外
,

其余

三首都是七言绝句
。

靳能所撰《唐故文安郡文安县太原王府君墓志铭 》说王之涣
“

尝或歌从军
,

吟出塞
,

墩兮极关山明月之思
,

萧兮得易水寒风之声
,

传乎乐章
,

布在人口
” 。

这就是说
,

王

之涣描写边关塞垣的七言绝句
,

被配乐广为传唱
。

中唐诗人李益的边塞名作
,

也是被之管弦

歌唱的
: “

李益诗名早著
,

有《征人歌且行》一篇
,

好事者画为图障
。

又有云
: `

回乐峰前沙似

雪
,

受降城外月如霜
。

不知何处吹芦管
,

一夜征人尽望乡
。 ’

天下亦唱为歌曲
。 ”

L另一诗人戎

显有善歌之乐妓
,

于顿乃
“

邃命召焉
。

戎不敢违
,

逾月而至
。

及至
,

令唱歌
,

歌乃戎使君送妓

之诗
。

其辞日
: `

宝锢青蛾翡翠裙
,

妆成掩泣欲行氦 殷勤好取襄王梦
,

莫向阳台梦使君
’ ” 。

0

歌妓所唱为戎显七言绝句《 送零陵妓 》
。

《云溪友议》载著名歌伶刘采春之女周德华
,

善唱《杨柳

枝》 , “

采春难及
” ,

长安
、

洛阳
“

豪门女弟子从其学者众矣
” , “

所唱七八篇
,

乃近 日名流之咏
” ,

有贺知章的《咏柳 》 ,

滕迈的《杨柳枝词 》 ,

杨巨源的《折扬柳》
、

刘禹锡的《杨柳枝》
、

韩琼的《杨

柳枝》和《杨柳枝词 》等
,

全为七言绝句
。

不仅茶楼酒肆
,

歌榭舞场
,

豪门饮宴
,

歌女们所唱为七

言绝句
,

就是宫廷乐队也在唱诗人的七绝名作
,

如唐宣宗时的宫廷乐队就唱白居易的《永丰坊

园中垂柳 》 : “

一树春风千万枝
,

嫩于金色软于丝
。

永丰西象荒园里
,

尽日无人属阿谁?
”

唱完

之后
, “

上问谁作 ? 永丰在何处? 左右具以对
,

遂因东使命取永丰柳两枝植于禁中
。

居易感上

知其名
,

且好尚风雅
,

又为诗一章
。 ”
L这些材料充分说明由盛唐到中晚唐

,

在社会上广泛
“

弦

而歌之
”

的多是七言绝句
,

所以李重华说
: “
七绝乃唐人乐章

,

工者最多
” 。

L既然七言绝句朝

野上下都喜欢配乐歌唱
,

诗人的名声和影响可 以因此而扩大
,

这就极大地激发起诗人的创作

热情
。

王之涣的《凉州词 》被一
“

最少而绝佳
”

的歌妓在旗亭演唱
,

得意大笑
,

白居易因宫廷 乐

队唱 了他的《永丰坊园中垂柳 》 , “

感上知其名
” , “

又为诗一章
”

就是明证
。

唐代的歌曲多以七言绝句为歌词
,

乐曲则较少变化
,

这样歌词就必须不断更新创作
。

李

硕《 送康洽入京进乐府歌 》有句云
: “

新诗乐府唱堪愁
,

御妓应传鸽鹊楼
。 ”

这说明因为朝廷音乐

机构的需要
,

康洽才入京进
“

新诗乐府
” ,

这
“

新诗
”

自然是配乐的新词
。

白居易《闻歌妓唱严郎

中诗因以绝句寄之 》云 : “

已留旧政布中和
,

又付新词与艳歌
。

但是人家有遗爱
,

就中苏小感

恩多
。 ”

这一方面说明唐代歌妓所唱歌曲之词多为诗人所创作
,

另一方面也说明诗人不断为乐

曲写新词
。

李 白奉唐玄宗之命作《清平调词 》三首
,

更是诗人为旧曲写新词的绝好例证
。

《清平

调》为唐代大曲中调名
,

李 白按调作词
。

韦散《松意杂录 》载
: “

开元中
,

禁中初种木芍药
,

即今

牧丹也
。

得红
、

紫
、

浅红
、

通白者
。

会花方繁开
,

上乘照夜白
,

召太真以步辈从
。

诏特选梨

园弟子中尤者
,

得乐十六色
。

李龟年以歌擅一时之名
,

手捧檀板
,

押众乐前
,

欲 歌 之
。

上

曰
: `

赏名花
,

对妃子
,

焉用旧乐词 为?
’

遂命李龟年宣赐翰林学士李白进《清平调词 》三章
。

白

欣然承诏 旨
,

援笔赋之云云
。 ”

李白这三首诗虽属应制之作
,

但华丽稚艳
,

风韵卓然
,

因而名
;噪一时

。

《浪淘沙 》 ,

本是唐代民间曲调
,

后入教坊曲
,

雅爱音乐的白居易
、

刘禹锡
,

为这一

曲调写了多首新词
,

都有清浅明快
,

似谣似谚的艺术风貌
。

刘永济先生说
: “ 《浪淘沙词》始子

白居易
、

刘禹锡
,

大抵描写风沙推移
,

以见人世变迁无定
,

或则托意男女恩怨之词
。 ”

L为旧

曲写新词
,

诗篇又独具神韵
,

这无疑对唐诗的发展起推动作用
。

《杨柳枝》 ,

又称《 折杨柳》 , 《 乐府诗集 》卷二十二所引《唐书
·

乐志》云
: “

梁乐府有胡吹歌

云
: `

上马不捉鞭
,

反拗杨柳枝
。

下马吹横笛
,

愁杀行客儿
, 。

此歌辞原出北国
,

即鼓角横吹曲

《折杨柳枝》是也
。 ”

又引《宋书
·

五行志 》 : “

晋太康末
,

京洛为折杨柳之歌
,

其曲有兵革苦辛

之辞
。 ”

由此可知
,

这是西晋
、

南朝流传下来的歌曲
。

唐代诗人杨巨源
、

白居易
、

刘禹锡
、

薛



能
、

韩琼
、

温庭摘
、

孙光宪等
,

都有各具特色的新词
。

白居易《杨柳枝词 》八首其一云
: “

六么

水调家家唱
,

白雪梅花处处吹
。

古歌旧曲君休听
,

听唱新翻杨柳枝
” 。

刘禹锡《杨柳枝词》九首

其一
: “

塞北梅花羌笛吹
,

淮南桂树小山词
。

请君莫奏前朝曲
,

听唱新翻杨柳枝
” 。

所谓
“

听唱

新翻杨柳枝
” ,

就是唱依旧曲而写的新词
。

另一诗人薛能在《柳枝词 》五首的小序中说
: “

乾符

五年
,

许州刺史薛能
,

于郡阁与幕中谈宾酣饮酪酣
,

因令部妓少女作《杨柳枝 》健舞
,

复歌其

词
,

无可听者
,

自以五绝为杨柳新声
。 ”

这说明乐曲未变
,

但歌词则不断更新
。

歌词更新就不

止是一两个诗人进行创作
,

而是众多诗人参与的文化活动
,

这一点薛能在《折杨柳》十首序中

说得很清楚
; “

此曲盛传
,

为词者甚多
,

文人才子
,

各街其能
。 ”

不少诗人自觉地创制新词
,

而且
“

各街其能
” ,

所以在唐诗中题为《杨柳枝 》
、

《折杨柳》
、

《杨柳枝词 》的七言绝句很多
,

争

奇斗艳
,

美不胜收
,

这应该说也是唐诗繁荣的重要原因之一
。

唐代诗人不仅为流传旧曲和唐大曲中的乐曲作新词
,

而且也为民歌更换新词
,

如刘禹锡

子穆宗长庆二年被贬夔州后
,

先后写过组诗《竹枝词》九首和《竹枝词 》二首
。

在《竹枝词 》九首

序中
,

刘禹锡把写作的原委说得很清楚
,

序云
: “

四方之歌
,

异音而同乐
。

岁正月
,

余 来 建

平
,

里中儿联歌《竹枝 》 ,

吹短笛
,

击鼓以赴节
。

歌者杨袂唯舞
,

以曲多为贤
。

聆其音中黄钟

之羽
, `

卒章激汗为吴声
,

虽枪伸不可分
,

而含思宛转
,

有淇淮之艳
。

昔屈原居玩
、

湘间
,

其

民迎神
,

词多鄙陋
,

乃为作《九歌》 ,

到于今荆楚鼓舞之
。

故余亦作《竹枝词 》九篇
,

稗善歌者

扬之
,

附于末
。

后之聆巴歇知变风之自焉
。 ”

这里刘禹锡描述了夔州人民歌唱《竹枝》的情况
,

也谈了自己听《竹枝 》的感受
,

更说明自己效屈原而作新词
, “

惮善歌者扬之
”

的目的
。

除刘禹

锡外
,

顾况
、

白居易
、

元镇
、

李涉
、

孙光宪等诗人都写过新词
。

元镇所写《竹枝词 》没有流传

下来
,

但有白居易的诗可证
: “

江畔谁人唱竹枝
,

前声断咽后声迟
。

怪来调苦缘词苦
,

多是通

州司马诗
” ` ,

L元和十年元镇被贬川东
,

任通州司马
,

元和十四年白居易由江州司马升任忠州

刺史
,

赴任所途经 白帝城
,

夜听
“

巴女
”

唱《竹枝》时而作
。

由此可见
,

元模也是写过《竹枝》新

词的
。

唐代诗人的《竹枝》新词
,

情思婉转
,
极富民歌情味

,

但又不理俗
。

其中以刘禹锡所作

独出冠时
,

黄庭坚说
: “

刘梦得《竹枝 》九章
,

词意高妙
,

元和间诚可独步
。 ”

@ 这一评价是十分

恰当的
。

正 因为不少诗人都竟为《竹枝》作新词
, “

由是盛于贞元
、

元和之间
” 。

@

由于唐代诗人的七言绝句多被配乐歌唱
,

同时乐曲不断需要诗人创作新的七言绝句来补

充
,

再加上诗人以自己的作品入乐歌唱而显名为荣
,

于是
,

七言绝句在唐代诗歌的百花园中
,

像一株株鲜艳的奇葩
,

璀灿锦簇
,

蔚为大观
。

这样
,

唐代的七言绝句就数量而言
,

仅仅次于

五言律诗
。

洪迈编《万首唐人绝句》 完成后说
: “

予编唐人绝句
,

得七言七千五百首
,

五言二千

五百首
,

合为万首
”

@
。

这表明庸代的七言绝句三倍于五言绝句
。

施子愉先生就《全唐诗 》中存

一卷以上诗的诗人作品加以统计
,

得五言古诗五千四百六十六首
,

七言古诗一千七百七十八

首
,

五言律诗九千五百七十一首
,

七言律诗五千九百零三首
,

五言排律一千九百三十四首
,

七言排律七十首
,

五言绝句二千一百四十首
,

七言绝句七千零七十首@
。

这也可见 出七言绝句

的数量仅次于五言律诗
,

大大超过其他诗体的诗作
。

当然
,

并不是唐代的七言绝句全部都入

乐歌唱
,

不过众多抒情味浓
,

自然流畅
,

风调兼美的七绝入乐歌唱则是事实
,

这对推进唐代

七言绝句的发展
,

无疑是一种巨大力量
。

、
.

。 ~ 尸

唐代音乐的繁荣促进了唐诗描摹音乐艺术的丰富多采
。

我们知道
,

音乐是听之有

声
,

视之无形的表情艺术
。

《礼记
·

乐记》云
: “

乐也者
,

情之不可变者也
。 ”

就是说
,

乐以情为本
,

音乐的本质在于表现人的情感
。

黑格尔强调音乐的内容是情感的表

现
,

情感是音乐所要占据的领域
。

他说
: “

在这个领域里音乐扩充到能表现一切 各不相同的特

·

4 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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殊情感
,

灵魂中的一切深切不同的欢乐
、

喜悦
、

谐趣
、

轻浮任性和兴高采烈
,

一切深切不同

的焦燥
、

烦恼
、

忧愁
、

哀伤
、

痛苦和怅惘等等
,

乃至敬畏崇拜和爱之类情绪都属于音乐表现

特有的领域
。 ”

@ 李泽厚同志认为音乐
“

反映现实的原则不是摹拟
,

而是比拟 ; 不是描写
,

而是

表情
,

不以如实的再现为主
,

而以概括的表现为主
。 …… 表现悲欢等概括的感情境界

” 。

⑧的确
,

音乐正是音乐家将自己感于生活的喜怒哀乐之情
,

经过准确地选择的乐音这一物质手段
,

再

以不同的旋律
、

节奏
、

和声构成乐章加以表现的
。

音乐除了以情感表现为主要内容外
,

也还

摹拟有特色的自然界音响
,

如狂涛巨浪
、

森林呼
`

啸
、

暴风骤雨
、

虎吼猿啼
、

虫卿鸟鸣等
,

但

这是极为有限的
。

唐代的音乐不论是中原旧曲
,

还是西域
、

高丽等地传入的乐 曲
,

抑或创制

的新曲
,

多以情感表现为主要内容
。

唐代诗人用诗歌表现有声无形的音乐
,

都能匠心独运
,

别出心裁
,

在艺术上各有创造
,

概括起来有以下几个显著特点
:

首先是以各种音响来喻乐声
,

使读者通过喻体对乐曲有较具

体的感受
。

才力奔放
,

以七 言歌行见长的盛唐诗人李顽
,

在几首著名的描绘音乐的诗篇中
,

就以自然界的各种音响来喻乐声
。

如
。 K听安万善吹竿巢歌》 ,

以风声
、

雏凤鸣叫
、

龙吟虎啸
、

秋

天 自然界的各种音响
,

以及泉水泪泊声相交织来比拟乐声
。

这一系列的以声喻乐贯注了诗人

强烈的审美情感
,

同时喻体又十分切合乐声所含的情感
,

因而读者的感受也是真切的
。

岑参的

《秋夕听罗 山人弹三峡流泉 》
,

也是以声喻乐的佳作
: “

石林何庵超
,

忽在意户间
。

绕指弄鸣咽

青丝激潺缓
。 ”

以大风吹激山间危石
、

深林发出的响声
,

鸣咽声
、

流水声等来喻琴音
、

十分贴

切
。

李白的
“

为我一挥手
,

如听万壑松
”

@
, “

风吹绕钟山
,

万壑皆龙吟
”

L
,

也是以自然界的

音响喻乐声
。

这些虽然是以声喻乐
,

但能传达出乐声的抑扬顿挫
,

洪细低 昂
,

以及乐声所含

蕴的情感
,

比概括的描述更有感染力
。

白居易的《琵琶行》中
,

有一段被誉为摹写音乐 的
“

妙

文
” : “

大弦嘈嘈如急雨
,

小弦切切如私语
。

嘈嘈切切错杂弹
,

大珠小珠落玉盘
。

间关莺语花

底滑
,

幽咽泉流冰下难
。 ”

这是把雨声
、

私语声
、

珠落玉盘声
、

鸟声
、

泉声等等
,

来比拟琵琶

的
“

嘈嘈
” 、 “

切切
”

声
,

从艺术表现上看
,

也是以声喻乐
,

从听觉到听觉
,

但通过上述种种声

响的比拟
,

使读者对琵琶乐声的感受不再抽象模糊
,

而是具体明晰的
。

其次
,

唐代诗人根据自己对音乐的深透理解
,

展开丰富的艺术想像以形喻乐
。

以形喻乐
,

就是通过各种具体事物动态的描绘
,

把无形的乐声转化为生动可感的具体形象
,

从听觉沟通

视觉
,

使读者在审美意识上的印象更加鲜明
。

《礼记
·

乐记 》中就已经有音乐由听觉转化为视

觉的记载
: “

故歌者
,

上如抗
,

下如队
,

止如搞木
,

据 中矩
,

句中钩
,

累累乎端如贯珠
。 ”

孔颖达

f(( L记正义 》对这一段描绘阐释得很精到
: “

声音感动于人
,

令人心想其形状如此
。 ”

马融在《长

笛赋》中
,

也谈到欣赏音乐时应
“

听声类形
” 。

唐代诗人对此更有丰富的审美经验
,

把
“

听声类

形
”

的艺术表现推向新的境界
。

卢全《 听萧君姬人弹琴 》 ,

便多有
“

听声类形
”

的描写
: “

初时天

山之外飞白雪
,

渐渐万丈涧底生流泉
。

风梅花落轻扬扬
,

十指乾净声涓涓
。 ”

诗人展开丰富的

艺术联想
:

琴声始如天山之外大雪 飞扬
,

渐渐如万丈深涧 山泉奔流
,

再弹又似梅花飘落大地
,

又若涓涓细流
。

这些具体事物形象
,

既切合随着时间推进而不断变化的琴乐
,

又有一种鲜明

动律感
,

更使听觉沟通于视觉
。

对琴声通过各种形象具体摹写
,

唐诗中韩愈的《 听颖师弹琴》

一诗
,

可以说达到了极致
。

那生动细腻
、

腾娜变化的描写
,

把琴声的感人力量用众多形象化

的比喻加以表现
,

既创造了优美的艺术意 境
,

又巧妙地把听觉转化为视觉
,

可 以说是深知此

中三昧的知音
。

其他诗人也都在欣赏音乐中激起
“

心抓形状如此
”

的形象思维活动
,

在创作时驰骋艺术想

像
,

`

以妥贴生动的具体形象为喻
。

如柳中庸听悲凉的秦筝声有
“

似逐春风知柳态
,

如随啼鸟识



花情
”
O 之描摹 , 刘商听邻人吹芦管而有

“

何事霜天月满空
,

鹏雏百麟向春风
。

邻家思妇更长

短
,

杨柳如丝在管中
”

L的神韵不匾之作 ; 白居易听小童薛阳陶吹单集
,

更多
“

听声类形
”

的描

绘
: “

翁然声作疑管裂
,

油然声尽疑刀截
。

有时婉软无筋骨
,

有时顿挫生梭节
。

急声园转促不

断
,

栗栗辑棋如珠贯
。

缓声展引长有条
,

有条直直如笔描
。

下声下坠石沉重
,

高声如举云飘

萧
。 ”

这一系列听乐而想形的精妙比拟
,

在唐代把听觉沟通于视觉的音乐诗中
,

也是很 突 出

的
。

再次
,

唐代诗人还善于以典喻乐
。

所谓以典喻乐
,

就是用有关音乐的历史故事
、

神话传

说等描述音乐的艺术感染力
。

李顽的《听董大弹胡茄弄兼寄房给事 》一诗
,

开始二句就点明《胡

茄十八拍 》为蔡淡所作
,

然后极写她弹奏时使
“

胡人落泪
” , “

汉使断肠
” ,

以此典来表明琴声悲

怨之极
。

在盛赞董庭兰琴艺精湛
,

能感动鬼神之后
,

又用蔡淡归汉别子的典故
, “

嘶酸雏雁失

群夜
,

断绝
.

胡儿恋母声
。

川为净其波
,

鸟亦罢其鸣
” 。

这不仅用典表现琴声的无限凄苦
,

而且

更深一层地渲染琴乐由人及物的感人力量
。 “

鸟孙部落家乡远
,

逻婆沙尘哀怨生
” ,

则是用汉

江都王刘建女细君
,

远嫁鸟孙国王昆莫
,

唐代文成
、

金城公主嫁吐蕃王之典
,

表现琴乐的
“

哀

怨
” 。

这些典故的运用
,

都能充分反映琴型所含之悲怨情感
,

也充分表达诗人听琴的感受和心

理活动
,

因而毫不显得隔膜
。

白居易《春听琵琶兼简长孙司户》中有句云
: “

指底商风悲飒飒
,

舌头胡语若醒醒
。

如言都尉思京国
,

似诉明妃虎厌庭
。 ”

诗中的
“

商风
”

云云
,

是烘托琵琶声悲

怨凄枪的氛围
, “

胡语
”

云云
,

是比拟琵琶声
,

再用李陵在匈奴思家国
,

昭君远嫁单于忆汉庭

两典
,

具体表明乐声中所含的思绪
,

十分确切
。

其他如雍裕之《听弹沉湘 》 ,

用屈原自沉泊罗
,

贾谊吊屈原之典
,

贾岛《听乐 山人弹易水》 ,

用燕太子易水送荆柯入秦刺始皇之典等等
,

都能

恰如其分地传达出乐声中所含的情感
。

在唐诗中
,

以奇特卓异的想像
,

精确而多采的典故来描写音乐而又极富创造性
,

当推李

贺的《李凭签摸引》 。

李凭是中唐时期著名的音乐家
,

擅长弹些摸而闻名遐迩
,

顾况
、

杨巨源

都有诗赞其技艺超群
,

但不及李贺诗瑰丽多姿
。

这首十四句
,

九十八字的七言古诗
,

被评为
“

摹写声音之至文
” ,

并非溢美
。

诗中众多有关音乐的典故
,

或明显
,

或隐僻
,

灵活多变
,

极

喻李凭弹签模所产生的巨大艺术感染力
。 “

昆山玉碎凤凰叫
,

芙蓉泣露香兰笑
”

二句
,

表面上

看似未用典
,

实际上含有典故
。

《尚书
·

益视 》 : “

箫韶九成
,

凤凰来仪
。 ”

另外
, 《列仙传》中

有萧史吹箫引凤的神话传说
。

这样
, “

凤凰叫
”

就与音乐之典有关
。 “

香兰笑
” ,

据宋玉《讽赋》 :

“
乃更于兰房之室

,

止臣其中
,
中有鸣琴焉

,

臣援而鼓之
,

为《幽兰》 , 《白雪》之曲
。 ”

白 居 易

《听幽兰》诗云
: “

琴中古曲是幽兰
,

为我殷勤更弄看
。 ” “

香兰笑
”

与音乐之典不无联系
。 “

女蜗

炼石补天处
,

石破天惊逗秋雨
”

二句
,

乍看也似与音乐典故无涉
,

实则为典故暗用
。

《韩非子
·

十过 》载师旷为晋平公以琴鼓《清角》 , “

一奏之
,

有玄云从西北方起
,

再奏之
,

大风至
,

大西

髓之
,

裂帷幕
,

破姐豆
,

群廊瓦
,

坐者走散
” 。

这是以大风
、

大雨随琴音而至
,

突出师旷弹琴

的强烈艺术效果
。

李贺暗用此典
,

同时由
“

石破天惊
”

联想到女蜗补天的神话传说
,

进一步谊

染李凭技艺绝伦
,

胜过师旷
。

李贺以典喻乐
,

是基于对乐曲有深刻的理解
,

引起感情的强烈

共呜
,

所以诗篇饱含激情
,

深扣读者心弦
。

第四
,

唐代诗人善于以极富诗意和情味的描写
,

谊染乐 曲强烈的艺术力量
。

诗人根据自

己听乐时的心情
、

环境气氛
,

在诗歌中用各种艺术手法来加 以表现
。

李益描写音乐的诗篇
,

对以情感人的乐曲
,

用带有夸张性的形象来描绘
,

凸现其艺术感染力之强烈
。 “

回乐烽前沙似

雪
,

受降城外月如霜
。

不知何处吹芦管
,

一夜征人尽望乡
。 ”

L诗人于苍茫月夜中
,

登上绝塞

孤城
,

沙明似雪
,

月冷疑霜
,

在这样悲凉的环境中
,

凄楚的芦管声
,

随朔风而起
,

飘散边关
,



勾起
“

征人
”

无限的乡思而
“

尽望乡
” ,

可见其震动人们心灵的艺术力量!
“

鸿雁新从北地来
,

闻

声一半却飞回
。

金河戍客肠应断
,

更在秋风百尺台
。 ”

@起首二句不唯陡兀振拔
,

而且想像新

奇
,

鸿雁闻曲
,

一半即飞回
,

曲调之哀怨可知
,

物尤如此
,

人何以堪 ? 《春夜闻笛》
: “

洞庭一

夜无穷雁
,

不待天明尽北飞
。 ”

这是诗人把自己听乐时的激动之情投射于鸿雁
,

更以鸿雁北飞

来映衬笛声的艺术效果
,

诗情浓郁
,

味之弥深
。

李群玉《 闻笛》 : “

横玉叫云天似水
,

满空霜逐

一声飞
” 。

艺术构思精巧
,

移情入物
。

霜逐声飞
,

这既表现乐声的流动感
,

又显示笛曲的悦耳

动听
,

连寒霜都为其所感
,

则人又何可待言! 诗篇韵味醇
,

诗意浓
。

章孝标的《 闻角》应为这

方面别具奇情异采代表作
。

全诗从多角度
,

多层次地由人及物
,

又由物及人地 渲染角声的艺

术效果
,

曲尽其妙
,

情味隽永
。

其他如李涉《听歌 》 : “

愿得春风吹更远
,

直教愁杀满城人
。 ”

施肩吾《夜笛词 》 : “

皎洁西楼月未斜
,

笛声寥亮入东家
。

却令灯下裁衣妇
,

误剪同心一半花
。 ”

在表现乐声的艺术感染力方面
,

不落常套
,

诗味情韵俱佳
。

第五
,

唐代诗人在欣赏以表情为主要内容的音乐时
,

最容易产生
“

物我同一
”

之感
,

因而

在音乐触动心灵的时候
,

常常以诗歌抒情写志
,

音乐的感人力量也随之得到展现
。

张九龄在

端居无绪的时候听弹筝
,

领悟到
“

繁弦起怨情
” ,

由乐声的
“

怨情
”
而激起感情的波浪

,

到了
“

思

欲绝
,

L的境地
。

孟浩然志趣在山水林泉
,

所以在
“

清风满竹林
”

的幽静环境中听郑惰弹琴
,

更

引发悠游山林田园的生活情趣
,

在诗中抒发
“

予意在山水
,

闻之谐夙心
”

L的情 怀
。

常 建 在

仕途失意之时
,

放浪琴酒
, “

有肥巡之志
” ,

在
“

朝从山口还
,

出岭闻清音
”

@之后
,

求仙学道

之思更强烈
,

在诗中摊写
“

稍觉此身妄
,

渐知仙事深
。

其将铸金鼎
,

永以投吾替
”

的志趣
。

刘

禹锡被贬出京
,

身居遐荒
,

思家念国之情十分深挚
,

这样的特殊心情
,

使他在听道士弹《思归

引》时
,

触起万千思绪而作《 闻道士弹 <思归引 >》 : “

仙翁一奏《思归引》 ,

逐客初闻泪法然
。

莫

怪殷勤悲此曲
,

越声常苦已三年
。 ”

白居 易贬为江州司
, “

愁思无穷
” ,

在听妓人弹筝时
,

触发

了蕴藏于内心的愁思
,

即席抒怀
: “

花脸云繁坐玉楼
,

十三弦里一时愁
。

凭君向道休弹去
,

白

尽江州司马头
。 ” L筝乐传出之

“

愁
” ,

使诗人感于心而白头
,

其感染力之强可知
。

唐代诗人都

是知音
,

但因听乐时各有独特的心境
,

不同的生活情趣和审美心理
,

因而诗篇虽都饱含激情
,

直抒胸肥
,

但艺术风貌却不相同
。

唐代诗人各 自发挥艺术上的独创性
,

用语言艺术诗歌去描绘表情艺术音乐
,

开拓了前所

未有的美学境界
,

对促进唐诗繁荣的重大作用是异常明显的
。

了~ ~ 、 王力先生在《略论语言形式美》一文中说
: “

音乐和语 言不是一回事
,

但是二者

( 四 } 之 间有一个共同点
:

音乐和语言都是靠声音来表现的
,

声音和谐了就美
,

不和谐
O ~ 丫

’

一 ” ”
’ 一

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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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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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 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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、 >< ~ 尹 就不美
。

整齐
、

抑扬回环
,

都是为了达到和谐的美
。

在这一点上
,

语言和音乐是

有着密切的关系的
。 ”

这是十分精辟之论
,

它阐明了音乐和语言的内在联系
。

因为汉语是单音

节的语言
,

元音占优势
,

又有声调的区别
,

这样就使其特别富于音乐性
,

如果再有意识地加

以调节
,

音乐性就更强
。

在诗歌创作中南朝诗人已经注意四声的运用
, 《南史

·

陆厥传 》云
:

“
(沈 )约等文皆用宫商

,

将平上去入四声
,

以此制韵
,

有平头
、

上尾
、

蜂腰
、

鹤膝
。

五字之中
,

音韵悉异
,

两句之 内
,

角徽不 同
,

不可增减
。

世呼为
`

永明体
, 。 ”

这说明沈约等人不仅在诗歌

创作中自觉地运用四声
,

而且用音乐 (宫商 ) 之美来要求诗歌
,

同时还要 回忌声病
,

以增强诗

篇的节奏感和韵律的和谐美
,

这明显受到音乐的影响
。

正如王瑶先生所说
, “

文人们对音乐声

律的爱好
” ,

也是
“

促成当时四声八病各种规律凝聚的因素
”

L之一
。

唐代音乐空前发达
,

中原声乐
,

异域新歌
,

互相融合
,

呈现 出回环激宕
,

刚柔交错
,

旋

律优美的新的艺术风貌
。

唐代诗人不论是缘乐制辞
,

或是以诗被乐
,

都十分重视声律和谐之



美
, 以期诗乐结合得更好

。

元兢在《诗位脑 》中就明确地以四声配五音
,

他说
: “
声有五声户角

徽宫商羽也
,

分于文字四声
,

平上去入也
。

宫商为平声
,

徽为上声
,

羽为去声
。

角为入声
” 。

O 这

样类比虽不科学
,

但从声调的徐疾抑扬可以表现不同的情感来看
,

与音乐的五音则有相通之

处
,

因为从生理或心理学来考察
,

语音的低昂洪细
,

强弱顿挫
,

都和人的心理情绪变化关系

至密
。

唐人《文笔式》说
: “

平声哀而安
,

上声厉而举
,

去声清而远
,

入声直而促
。 ”

L这说明四声也
`

可以表现人们的喜怒哀乐之情
,

诗篇中四声的交替变化
,

能更好地表现思想感情
,

也有鲜明

的音乐美感
. ,

这也颇能从另一方面说明音乐对诗歌的影响
,

以及二者的相同点和密切关系
。

随着近体诗的发展
,

四声归于平仄两类
。

平仄本是乐调之名
,

被借来表示声调类别
,

就

是把四声用平仄来区分
。

乐调中平仄之称
,

据现有资料
,

最早见于梁慧皎《高僧传》 : “

释法邻
,

平调碟旬
,

殊有宫商
。

… … 时有道 朗
、

法思
、

智欣
、

慧光
,

并无余介
,

薄能转读
,

道朗捉调

小缓
,

法思好存击切
,

智欣善能侧 (仄 ) 调
,

慧光嘻骋飞声
。 ”

又谢灵运《会吟行》 : “

六 引缓清

唱
,

三调泞繁音
。 ”

李善注云
: “ 《宋书》日 : `… … 第一平调

,

第二清调
,

第三瑟调
,

第四楚调
,

第五侧 (仄 ) 调
。 ’

然今三调盖清
、

平
、

侧也
。 ”

L乐调中平
、

侧二调的具体情况如何
,

不得而

知
,

但李善为高宗时人
,

当时三调为
“

清
、

平
、

侧
” ,

可知初唐时仍有
“

平调
” , “

侧调
”

流行
。

初唐的五 言律诗
,

经过王勃
、

卢照邻
、

杨炯
、

骆宾王
、

沈拴期
、

宋之 问
、

杜审言等的努力
,

平仄粘对已趋完善
,

五言律诗的体式可以说确立了
。

由此可见
,

唐代五言律诗中的声调以平

仄论
,

显然是受音乐中平
、

侧二调的影响
,

进而借乐调名称来表示声调
。

盛唐人殷瑶在《河岳

英灵集序》中说
: “

至如曹刘诗多直致
,

语少切对
,

或五字并侧
,

或十字俱平
,

而逸韵终存
。 ”

这里所讲的平侧
,

十分明显是指声调
。

唐代诗人把四声分为平仄两类
,

对诗歌创作来说是一

大进步
,

这比较繁复的四声论诗简明自由
,

也易为人们掌握和接受
,

这就大大促进了近体诗

的发展
。

就以诗歌的节奏和音乐美而论
,

平仄的节奏比四声的节奏更为鲜明
,

抑扬顿挫之美也很

突出
。

讲求平仄主要是求其
“

异音相比
” ,

即一句之中平仄交替成为节奏
,

这是其异 ; 一联之

中出句和对句的平仄不同
,

这也是异
。

两联相粘
,

’

表面上看好像是同
,

事实上还是相异
,

因为近

体诗失翰结果是前后两联平仄相同
。

这样一句之中抑扬 (仄声短促为抑
,

平声舒长为扬 )交错
,

一联之中出句与对句抑扬相反
,

才显出曲尽变化之妙
。

鲜明的节奏
,

和谐的韵律
,

音乐的美

感
,

这更符合诗歌吟咏的艺术特质要录
。

就七言律绝来看
,

如沈德潜所说
: “

绝句
,

唐乐府也
,

篇止四句
,

而倚声为歌
,

能使听者低徊不倦
,

旗亭伎女
,

犹能赏之
。 ”

L七言律绝
“

倚声为歌
” ,

能产生强烈的艺术效果
,

因其内在的节奏性和音乐美与乐曲音律较为接近所致
。

这既雄辨地

说明音乐与诗歌的密切关系
,

又表明音乐对诗歌的 巨大影响
。

唐代倚声为敏或因乐制辞的七言律绝
,

大都严格照近体诗的平仄创作
,

没有拗体
,

押平声

韵
,

不对仗
,

以便于歌唱
。

十分清楚
,

唐代七言律绝不少名作被传唱
,

就因为句数
、

句式
、

字数
、

韵律
,

以及抒情特色
,

与以表现情感 为主要内容的音乐相近之故
。

杜甫的七言律绝在唐代被

之管弦歌唱的很少
,

究其 原因
,

除拗休外
,

还由于其诗多对偶句
。

王世贞在《艺苑危言》中论及

七言绝句时
,

以杜甫和李白
、

王 昌龄相比较后加以评论
: “

少陵工力悉敌
,

风韵殊不逮也
,

唯
`

锦城丝管日纷纷
,

一首……当时妓女即以此入歌
。 ” 《赠花卿》之所以入歌

,

因不是拗体
,

又是

散行不对仗
,

含蓄微婉
,

风华流宕
,

这些都符合入乐歌唱的要求
。

这 又从一个方面说明唐代

七言律绝讲求声韵
,

语近情遥
,

情致深婉
,

肯定也受音乐的影响
。

当然
,

中唐时刘禹锡
、

白

居易等人所写的《柳枝词 》
、

《竹枝词》
、

《浪淘沙》 ,
·

虽为七言绝句
,

但已不合七言律绝的平仄
,

这是由诗到词演变的轨迹
,

这里不详论
。

(下转 “ 负 )



之痛
,

而白朴之愁却是无可奈何的历史兴亡之感
。

可惜白词用典因袭模仿过多
。

总之
,

元代是词的衰落期
,

元词的艺术成就不如两宋
。

白朴的一些艺术性较高的词作与

广为流传的那些唐宋名篇也不能相比
。

但在元代词坛上
,

白朴确实可 以算得上是较有成就
、

较有特色的一家
。

注释
:

① 《水龙吟
·

送张大径御便》
。

本文所引白词
,

均据唐圭璋《全金元词粉

② 《摸鱼子》
“

问谁歌六朝琼树
” 。

③ 《浪淘沙》
“

行路古来难
” 。

④ 《朝中措》 “

东华门外软红尘
, 。

⑥ 《水调歌头》
“

疏云暗雾树
” 。

⑥ 《念奴娇
·

题镇江多景楼》

⑦ 《摸鱼子》
“
望参差冶城烟树

” 。

⑧ 《永遇乐》
“

一片西湖
” 。

⑨ 据王挥《史天泽家传》

L 据元史张柔传 (中华书局标点本
,

下同 )是年甲寅柔
“

移镇毫州
’ 。

@ 元史史天仇传
: “

(至元四年)宋兵围开达诸州
,

以 (史 )枢为左壁总帅
,

佩虎符… …宋兵闻之
,

解去
。 ,

0 据元史史天倪传
,

史揖 12 60年被授予真定路总管
,

其后未见改任他人的记载
。

可以肯 定
,

到 1 26了

年之前
,

真定路总管即使不是史揖
,

也会是史氏家族中人
。

L 元史世祖本纪
: “

(中统之年)世祖北征
,

诏 (张柔 )入卫
,

至庐胸洱
,

有诏止之
。

分其兵三千五百卫京

师
,

以子弘庆为质
。 ”

0 元史史天泽传
: “

(中统二年) 言者或谓李坛之变
,

由诸侯权太重
,

天泽遂奏
,

兵民之权不可 并 于一

门
,

行之请自臣家始
。 ”

于是
,

史氏子侄即 日解兵符者十七人
。 ”

L 白华《示恒》诗
: “
忍教憔悴衡门底

,

窃得虚名站土林
。 ”
《是 日又示恒》 : “

凉倒吾何用
,

文章汝未成
。

过庭

思 又训
,

坠地家有声
。 ”

转引自北京师大学报 81 年第 6 期李修生《白仁甫及其创作》
。

李文将诗意理解成 白 华

不准备让白朴出仕
,

似有不妥
。

L 据元史世祖本纪
。

@ 王博文《天籁集序 》

L ((水调歌头》 (北风下庭绿 ) : “
天地悠悠逆旅

,

岁民匆匆过客
,

吾 也岂抓瓜
。 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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注释
:

①LLL 《 白居易集》
,

中华书局 1 9 79年版
。

② 刘禹锡
: 《路旁曲 o})

③O 《集异记》
,

中华书局 1 98 0年版
。

④⑤ l(( 日唐书》 中华书局 1 9 75年版
。

⑥⑧⑨L 《唐才子传》

O LL 《李太白全集》
,

中华书局 1 97 7年版
。

⑧ 《唐诗纪事》
,

商务印书馆
、

万有文库版
。

O @ 《唐语林》
,

上海古籍出版社
,

1 9 7 8年版
。

@ 《本事诗
·

事感第二》

@ 《贞一斋诗话 》

. 《唐人绝句精华》
。

L 《山谷题跋 o)}

@ 《乐府诗集o))

@ 《容斋随笔
·

容斋三笔》

O 《东方杂志 》第四十卷第八号

。 《美学》第三卷上册
,

商务印书馆 1 98 2年版
。

@ 《美学论集
·

论艺术种类》

O LL⑧O LO 《全唐诗》

L 《 中古文学史论》

⑧ 《文镜秘府论
。

天卷》 引
。

O 《文镜秘府论
·

西卷》 引
。

L 《 昭明文选 o))

@ 《说诗阵语 》
。

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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